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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和战略性支撑，需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

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本文聚焦深圳教育科技人才实践开展深入研究：相比其他城市所形成的“教

育供给人力资本→人力资本驱动科技创新→科技创新赋能教育迭代”的正向循环机制，然而深圳因长期

缺乏研究型高校及院所，教育端和人才端难以直接支撑科技创新。深圳秉持逆向思维，构建以企业为主

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形成“产业需求牵引创新→企业主导科技突破→

教育响应、人才供给→教育人才相互迭代并赋能新一轮科技突破”的反向循环机制，推动教育、科技、

人才等领域与产业建设“同频共振”，甚至实现“超前布局”，实现产学研螺旋式上升，为全国提供可

借鉴的改革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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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 constitute the foundational and strategic pillar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t is therefore necessary to advance, in a coordinated manner, the integrated reform of th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governing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 so as to enhance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of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Focusing on Shenzhen's practices in this domain, this paper

conducts an in-depth study. Whereas other cities have developed a positive feedback loop of "education

supplies human capital → human capital drive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mpowers the iteration of education," Shenzhen, for a long period, found it difficult

for its education and talent sectors to directly suppor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wing to its lack

of universities and major research institutes. Adopting a reverse logic, Shenzhen has built a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ystem that is enterprise-centred and market-oriented and features deep industry–university–

research integration, thereby forming a reverse feedback loop: "industrial demand pull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 enterprises lea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 education responds

and talent is supplied → education and talent iterate with each other and empower a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which provides a replicable model of integrated reform for the whole

country.

Keywords：Iintegration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 The Third Growth Curve; Investment In

People; Enterprises As The Mainstay Of Innovation; AI For Science



跨学科创新与融合研究 | Journal of Transdisciplinary Innovation and Integration

引言
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部署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创新，

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强调“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
就是谋未来”。其中，习近平总书记把握世界大势、立足当前，指出要“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起抓”，并进
行一系列战略性、全局性谋划，不断提升创新的整体效能。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
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提出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和战略性支撑，要统筹
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强调要深化教育综合改
革，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2024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全国科技大会、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和两院院士大会）上指出，“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教育、科技、人才内在
一致，相互支撑”。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统
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再次强调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陈丽君等，2026；
孙锐，2026）。

一、深刻认识推进教科人一体发展的底层逻辑
（一）普遍困境
回望我国体制机制改革历程，教育、科技、人才相互支持，取得显著成效。然而，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

体制机制一体化改革过程中，仍存在一些现实困境，需引起重视，合力应对（马茹等，2026）。
1.在教育领域，需避免“学科固化”“知识更新不及时”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根据科技发展新趋

势，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模式，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培养急需人才。例如1952年6—
9月，国内效仿苏联式的高校体系，进行院系大调整，把全国约3/4的理工科教授调离本校，拆分组建新的专科学
校，使得专门学院尤其是工科类专门学院获得相当可观的发展，培育一批经济建设所急需的专门人才。这种学科
设置模式在特定历史时期虽满足工业化建设对专业技术人才的迫切需求，但随着时代发展，其局限性逐渐显现。
当前，新兴产业的崛起往往依赖多学科交叉融合，传统的学科壁垒难以适应创新驱动发展的要求。部分高校的专
业设置仍延续传统框架，未能及时根据科技前沿和产业变革动态调整，导致培养的人才知识结构单一，缺乏跨学
科思维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另外，新的发展态势迫切需要学术研究突破相对封闭的局限，进一步提升开放程
度、增强对现实问题的关切。一是高校往往聚焦一些学科内经典问题开展研究，部分研究选题可能与社会公众真
正关注的现实问题存在偏差，部分研究成果片面追求“跑出显著的数据结果”，应尽可能避免沦为脱离实际的自
我循环。二是学术界尚需进一步提升开放程度，主动感知市场需求，尽可能避免陷入相对封闭的状态。在校师生
往往难以像企业家一样身处市场最前沿，因而难以对产业趋势形成直观洞察与敏锐判断。高校教育尚需引入更多
外部活力，如推动在校师生与产业界的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共同开展研发活动，从而感悟多元思维方式、获
取“书本之外的知识”。三是教育传授的知识需要持续更新，不断满足时代和产业发展的需求。当前不少高校的
课程体系仍以传统学科知识为核心，部分教材内容滞后于产业技术发展5～10年甚至更久,例如在人工智能领域，
深度学习、大模型等前沿技术已成为产业核心竞争力，但一些高校的计算机专业仍在重点讲授传统机器学习算法，
对最新技术的覆盖不足；昇腾、鸿蒙操作系统等重大成果尚未及时纳入教材；又如新能源产业，电池技术、光伏
材料等领域技术迭代迅速，而部分高校能源专业课程仍停留在传统化石能源的知识框架内。知识更新的滞后，致
使学生毕业后需耗费较长时间方能适应产业需求，甚至出现“学非所用”的现象。

2.在科技领域，科研与经济常存在“两张皮”现象。科技需要教育和人才持续支撑，但后两者若存在前文所
提及的“自闭环”问题，则会进一步加剧科技“两张皮”现象。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已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4
年的35%，但与发达国家仍有明显差距，仅相当于其2014年的平均水平（约40%）。一是现阶段基础研究较为理
论化，往往建立在若干种假设基础上。以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为例，其假定不存在市场摩擦、交易成本与市场进入
门槛，且信息完全透明，此类条件在现实世界中难以成立。二是很多科研成果停留在实验室阶段，忽视技术物化、
市场转化以及应用实践研究，导致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三是企业和高校、科研机构之间存在一定的技术信息壁
垒——科研人员多精通技术原理而市场认知不足，企业家则熟悉市场而基础研究了解有限，双方尚缺乏有效合作
平台和协同机制，亟须培育一批既懂基础研究又懂产业实践的复合型人才。这类人才应成为连接实验室与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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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桥梁，推动科研选题从源头贴近产业需求，促进技术攻关与市场验证双向互动。四是尚需完善知识产权激励机
制，赋予科研人员更大成果处置权，激发转化积极性。通过设立中试孵化基金、建设共性技术平台，降低成果转
化风险，真正打通“从0到1”再到规模化应用的全链条通道（聂常虹等，2024）。

3.在人才领域，“唯帽子”倾向较为突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
的现象，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当前，“以帽取人”“疲于奔帽”等现象仍
需进一步纠正，应让能力、质量、贡献成为人才评价的核心标准。一是当前部分地区和单位在人才引进、评价及
资源分配中，仍过度将“长江学者”“国家杰青”等各类人才称号作为核心依据，甚至直接与薪酬层级、实验室
配置、项目经费等挂钩，导致一些长期扎根产业一线、具备解决实际问题能力但未获“帽子”的实用型人才被排
除在重点支持范围之外。二是不少青年科研人员为争取“帽子”，不得不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凑论文数量、拼项目
指标等评审导向的工作中，忽视对基础研究的深度挖掘或对产业关键技术的攻关，形成“重帽子、轻贡献”的扭
曲导向。三是部分已获“帽子”的人才，虽在学术期刊上有较高产出，但对产业需求的敏感度不足，其研究成果
难以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甚至存在研究成果与实践脱节的情况，亟须通过市场竞争机制检验其是否真正具备引领
创新、带动发展的能力。基于此，目前亟须建立多元化评价体系，将技术转化成效、产业服务深度、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纳入核心指标，并赋予企业、行业组织在人才评定中更大的话语权。同时，推动高校与龙头企业共建产
学研平台，使人才在真实产业场景中锤炼能力，推动科研方向更加贴近市场需求（周海涛、朱元嘉，2025）。

4.教育科技人才联动支撑有待进一步强化，以充分释放创新的整体效能。当前，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
改革的联动性仍然不足，各领域改革应尽可能避免“各自为战”的倾向，特别是避免教育科技人才条块分割导致
的管理部门协同困境。教育科技人才在管理体系上历来隶属不同职能部门，条块较为分明，资源配置方式仍以行
政部门相对独立地分配、有待跨领域统筹，这也是教育出现“学科固化”、人才“片面追求帽子”、科技活动出
现“两张皮”现象的直接原因。各部门之间有待进一步形成面向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大系统思维，打破行
政壁垒，实现资源共用、信息共享、政策联动，形成一体化改革的政策合力与治理凝聚力。唯有如此，方能形成
“教育培养人才、人才驱动创新、创新引领发展”的良性循环（姜虹，2026；刘霄等，2026）。

（二）底层逻辑
教育、科技、人才三者的关系，与中国传统哲学中“天、地、人”的概念高度契合：科技为“天”，决定方

向与高度；教育为“地”，提供根基与养分；人才为“人”，作为主体连接天地、创造价值。而产业则是核心引
擎与强大引力，牵引着科技攻关的方向、重塑教育发展的路径、定义人才培养的规格，最终将三大要素转化为现
实生产力。在产业拉动下（Pull-up），教育、科技、人才三者内在一致、相互支撑，通过功能耦合与协同共生实
现循环增益。聚焦产业需求，三者的相互作用始终处于“需求牵引—供给升级—再平衡”的大循环中，形成动态
演进，推动国家创新体系在持续反馈中实现跃迁，其中：“教育—人才”闭环即教育为产业所需培养人才，高水
平的人才反过来支撑教育迭代和变革；“教育—科技”闭环即教育为科技创新输送源源不断的基础理论知识、原
创成果，科技创新反向丰富教育内容和推动教育模式的革新；“科技—人才”闭环即人才发挥第一资源作用、成
为科技创新的“发动机”，科技创新为人才提供施展身手的舞台。三者可形成闭环联动逻辑，这一循环在动态演
进中不断升级，推动知识生产与价值创造的深度融合（车明佳、马晓强，2025）。

（三）面临形势
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因应科技、产业革命和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必然选择。
1.科学研究向“四极”迈进，催生对更高层次教育和人才的迫切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强调，

科学研究正向“四极”（极宏观、极微观、极端条件、极综合交叉）方向发展，标志着人类认知范式与科研组织
模式正面临着系统性变革。极宏观层面，科学家借助韦布空间望远镜观测到迄今最古老黑洞、螺旋星系结构、宇
宙早期星系的诞生（入选《Science》杂志年度十大突破），“中国天眼”FAST已发现超过1000颗脉冲星，嫦娥
六号任务首次实现月球背面采样返回，揭示月背28亿年前火山活动；极微观层面，荷兰科学家发现利用“基因剪
刀”能清除受感染细胞内艾滋病病毒，为治愈艾滋病带来希望；极端条件下，“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探索黑暗、
高压、冰冷的深海，钻取到迄今最深的地幔岩芯（长达1268米）；极综合交叉层面，依托“数学－物理－生命科
学”三维笛卡尔坐标系，以三大自然科学知识体系为轴心，定位新基础研究方向，形成学科知识、技术和资源交
叉整合、群智协同的综合性解决方案。我国逐步迈入原始创新驱动的增长阶段，需要坚持基础研究长期投入的战
略定力，持续加大对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等重大战略领域的稳定支持，支撑在原始创新驱动的成长曲
线上行稳致远。

2.人工智能引领经济社会发展范式变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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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技术，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目前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纷纷加速“AI for Science”、AI
赋能千行百业，不仅面临技术革命，还面临一场深刻的人才能力重构、教育体系重塑和科技创新模式升级的历史
性巨变。产教融合的新生态正在加速构建。AI技术的跨界融合以及AI应用场景的快速迭代，进一步加剧传统教育
体系与产业需求之间的鸿沟，迫切需要构建深度耦合的产教融合新生态。人才能力结构亟需质变。工业时代单一
技能标准已难以匹配数智化浪潮，数字人才正从简单的“工具操作者”升级为“系统驾驭者”，更关注人才对前
沿技术原理的理解与应用能力，对物理工具的把控能力，以及洞察产业需求能力。教育体系亟需智能化转型。人
工智能正在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有关技术将推动科研与产业跨学科跨领域融合发展，创新模式升级为“AI+领域”，
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更大。目前全国多地将数智素养纳入培养目标，逐步构建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全周期培
养框架，从小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AI应用能力，并在高等教育阶段培育“AI+X”交叉复合型人才。

3.大国博弈下教育科技人才持续强化我国原始创新。当今世界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科技竞争日益成为大
国博弈的核心领域，世界主要国家持续加强科技创新投入，形成“北美、西欧、东亚”三足鼎立的局面，在全球
研发经费占比高达95%——其中，美中两国研发经费的全球占比约七成。未来十年尤其是“十五五”时期是决定
竞争走向的关键阶段，科技成为综合国力竞争与安全格局重塑的关键变量。科学无国界理念受到冲击，中美科技
面临“脱钩”。特朗普政府再度执政以来，美西方保护主义政策持续加码，对我国实施全链条压制，贸易战、科
技战、关税战等斗争形式层出不穷，科技遏制手段从“小院高墙”到“大院高墙”，从关键技术的“卡脖子”延
伸至产业生态“锁咽喉”，试图进一步巩固其在科技领域的霸主地位。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教育科技人才将发
挥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通过一体化改革形成规模优势与系统效能，支撑中国进入原始创新强化期，加快“卡
脖子”技术领域突破，助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闫晗，2026）。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从“量的积累”向“质的跃升”转变。面向未来，唯有紧紧抓住科技创新这一关键，方
能把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2025年6月，一体改革成为国家升级深圳综改试点这一战略举措
的“首题”，中央对特区先行先试、输出经验寄予期望。

二、深圳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建设思路
（一）深圳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情况
深圳是改革开放后党和人民一手缔造的崭新城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一张白纸上的精彩演绎，在教育科

技人才实践中同样具有示范价值：
在教育领域，持续赋能产业科技创新、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高地。近10年全市高等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

几乎以每年新建一所大学的速度，累计高起点、高标准新建10所大学，全市高等教育机构增至18所，建成哈尔滨
工业大学（深圳）、南方科技大学、深圳理工大学、中山大学深圳校区、暨南大学深圳校区等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河套学院、北京大学科学智能学院等一批新型教育机构成功落地。2024年两所市属高校获批19个博士点，分别位
列全国第一、第二。加快布局新学科、新专业，2025年以来全市高校共新增10个本科专业，均与我市“20+8”产
业集群紧密相关（卓泽林，2025）。

在科技领域，顺应人工智能等发展趋势，推动科技与教育、人才深度融合，助力创新突破。经初步反馈，2024
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达2453.07亿元，研发投入强度达6.67%，其中企业研发投入2293.92亿元、占比93.5%，总量
居全国城市第一；2024年全市获26项国家科技奖，量子纠错新方案、天气预报人工智能大模型入选年度中国十大
科学进展，在高温超导研究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2025年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中，“深—
港—穗”科技集群首居全球第一。

在人才领域，聚焦产业科技需求和教育迭代不断夯实人才底座。精准引进颜宁、沈向洋、埃菲·杰曼诺夫、查
尔斯·李波、丹扬等顶尖科学家，不断完善“科学家本位”的科研组织体系，量身打造多元化、体系化、高端化、
国际化发展舞台。目前全市共有全职院士101人，1050名深圳学者入选2025年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高层次
人才2.65万人，留学回国人员超23万，技能人才406万，专业技术人才255万，各类人才总量达719万，连续两年
居《中国城市“95后”人才吸引力排名》第一（欧晓理，2024）。

（二）发展脉络
英国《经济学人》曾评价，全世界超过4000个经济特区，头号成功典范莫过于“深圳奇迹”。回顾深圳发展

历程，其堪称一部浓缩的科技创新演进史，可清晰地梳理出“三条增长曲线”：
第一增长曲线是“技术引进的筑基阶段”（Me Too），特区成立之初，几乎没有任何高等教育机构和专业

人才（仅有2名专业技术人员，分别是兽医和拖拉机维修员）。首先，全市依托“三来一补”的外向型经济模式，
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大规模引进成熟技术和制造能力，完成“从无到有”的原始积累。其次，1987年，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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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政策直接促成任正非离开南油后创办华为，吸引一批优秀
人才来深圳工作。

同时，深圳坚持改革开放，充分利用市场化机制，打破计划体制的束缚。从敲响土地拍卖的第一槌，到建设
第一个商品房小区；从“四分钱奖金”的激励，到建立多劳多得的分配制度；从物价放开，到取消粮油凭票供应；
从推行劳动合同制，到系统化的人事制度改革；从成立第一家股份公司，到发行第一只股票……改革开放以来，
全市创造上千个这样的全国第一。始终践行政府营造环境、企业在创新前沿开拓进取的理念。在教育人才领域，
全市积极创办综合性高校，自主培养专业人才。1983年，深圳以当年市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创办深圳大学，并始
终坚持“特区大学、窗口大学、实验大学”的办学特色，成功实现当年建校、当年招生、当年开学的目标。中央
政府也给予大力支持，积极推动名校在深援建和学者引进工作。例如，深圳大学得到北京大学的中文、外语类学
科援建，清华大学的电子、建筑类学科援建，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的经济、法律类学科援建，逐步奠定快速发展的
坚实基础。

第二增长曲线为“集成创新的跨越阶段”（Me Better）。伴随着全球产业分工的不断深化和国内市场需求
的持续升级，深圳坚定推行内引外联的发展策略。早在1985年，深圳便与中国科学院携手创办深圳科技工业园，
推动以“三来一补”为核心的传统加工制造业，逐步向以科技产业为主导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1996年，深圳
高新技术产业园应运而生，成为国家“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六大试点园区之一，重点发展电子信息、生物
工程、新材料等前沿产业领域。在此期间，中国电子等央企纷纷落户深圳，腾讯、比亚迪、华强北等企业也从初
创迈向快速成长，共同助力深圳实现从“跟跑”到“并跑”的历史性跨越。

在教育人才领域，1999年深圳在高新区设立虚拟大学园，汇聚国内外科技人员及其高科技产品和软件。2006
年，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院成立，重点布局医学成像设备与科学仪器、合成生物与生物制造、集成电路材料与封
装三大研究方向，突出科技创新、教育与经济、科技与企业的深度融合，加速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成果的商品化、
产业化进程，为深圳的“二次创业”和产业结构升级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第三增长曲线是“原始创新的强化阶段”（MeOnly/MeFirst），面对全球科技竞争的新态势，将重心转向
由0到1的原始突破，既包括产品的0—1（将实验室技术转化为商业化产品），也包括科学的0—1（在基础研究领
域开辟新理论、新发现），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实现“领跑”，成为“定义者”。在教
育人才领域，2000年起创办深圳大学城，2022年成立西丽湖X9高校院所联盟，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哈尔滨
工业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等顶尖高校组成高校创新群落，培育和吸聚一大批具有国际影响力、掌握核心技术、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领军人才。

三、深圳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特色实践
相比其他城市所形成的“教育供给人力资本→人力资本驱动科技创新→科技创新赋能教育迭代”的正向循环

机制，长期以来，深圳因缺乏高校及大院大所，导致教育端和人才端难以有效支撑科技创新。鉴于此，深圳秉持
逆向思维，以产业为起点，以市场为导向，将企业视为链接科技与产业的最关键节点，充分发挥市委科技创新委
办的统筹作用，让“听得见炮火”的企业牵头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通过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教育链、人才链
的逆向传导、动态调适和螺旋上升，深圳构建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形成“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企业主导科技突破→教育响应、人才供给→教育人才相互迭代并赋能新一轮科技
突破”的反向循环机制。此举不仅推动教育、科技、人才等领域与产业建设“同频共振”，甚至实现“超前布局”，
为全国提供可借鉴的一体化改革样本（马东影、马艺鸣，2026；王骥晗，2026）。

（一）产业需求牵引创新
历届深圳市委市政府在每个产业发展阶段，始终聚焦现实需求，制定并实施一系列规划。这些规划不仅涵盖

产业本身的布局，还包括确保产业落地的空间规划；既有中长期的发展蓝图，又有每年的具体行动计划。这一系
统、完备、精准且富有前瞻性和科学性的刚性规划体系，为后续的各项研发创新提供强有力的指引（熊鸿儒，2026）。

在战略层面，深圳紧密跟随全球产业发展脉搏，前瞻性地布局重点产业，引领创新方向。深圳在每个发展阶
段都精心规划主导产业，持续推动产业迭代升级，逐步实现制造业从单项突破向系统谋划的转变。例如，在建市
初期，深圳迅速响应国家“允许试行对外加工装配业务”的新政策，率先开展“三来一补”加工制造。进入20世
纪90年代，随着“三来一补”模式的局限性日益凸显，全市敏锐把握产业升级趋势，重点发展高新技术、金融、
物流、文化四大支柱产业，并在高新技术产业中明确提出“优先发展电子信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进入21世
纪，一篇名为《深圳，你被谁抛弃》的文章引发广泛热议，面对土地、资源、人口和环境承载“四个难以为继”
的挑战，深圳开始谋求从“深圳速度”向“深圳质量”、从“深圳制造”向“深圳创造”的转型跨越。在此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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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制造业逐步向高精尖方向发展，通信、汽车电子、计算机及外围接口、光电等领域构建全球独有、完整高效
的上下游产业链，深圳单位GDP能耗全国最低，成功达成“效益深圳”目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深圳在
危机中寻求发展机遇，2009年在全国率先出台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生命健康、航空
航天等四大未来产业的专项规划。“十四五”时期，深圳主动顺应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着力解
决电子信息产业“一家独大”问题，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可控水平，系统谋划以先进制造业为主体的
二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八大未来产业，并在2024年滚动更新至2.0版本，实现从单向发力到集群发展的转
变。其中，“20+8”涵盖网络与通信、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等深圳优势产业，人工智能、半导体与集成电路、
低空经济与空天等前沿新兴产业，以及合成生物、脑科学与脑机工程等未来产业。2025年初，杭州多家科技公司
崭露头角，游戏科学、深度求索、宇树科技、云深处科技、强脑科技、群核科技等新锐企业取得一系列现象级成
果，杭州“六小龙”声名鹊起。深圳认真学习借鉴相关经验，市区联动打造最优科技创新生态和人才发展环境，
会同各区各部门制定36项任务，推出包括但不限于鲲鹏青年创新创业合作计划，建立完善“一张床、一间房、一
套房”的无忧安居体系和“一张办公桌、一间办公室、一层办公楼”的乐业办公体系等措施，进一步深耕创新创
业沃土。

在战术层面，结合深圳实际情况，出台一系列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产业政策措施。配套制定各产业集群
的行动方案和具体工作举措，并适时调整产业赛道及细分侧重点，推动各类政策协同对接、动态更新，确保政策
既具备含金量，又保持稳定、公平、透明和可预期。针对细分行业，加快制定专项政策。2021年，我市在布局“20+8”
产业集群时，同步推出智能传感器、软件、智能网联汽车、超高清视频显示等专项政策。特别是针对人工智能细
分领域，根据DeepSeek大模型开源及其应用门槛降低的新情况，从支持人工智能通用大模型研发，转向重点支
持人工智能终端研发推广，出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终端产业发展行动计划》。预判具身智能机器人将成为发展
趋势时，突出加强对机器人激光雷达、伺服电机、电子皮肤、多模态传感器等核心器件的布局，出台《具身智能
机器人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行动计划》，努力把握产业发展的历史机遇。建立“六个一”工作体系，完善重点产
业链的“链长制”。坚持一个产业集群对应一份龙头企业和“隐形冠军”企业清单、一份招商引资清单、一份重
点投资项目清单、一套科技创新体系、一个政策工具包、一家战略咨询支撑机构，逐步实现“一集群、一基金、
一展会、一论坛、一协会、一联盟、一团队”，做到专员负责、挂图作战，精准高效地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
发展。成立工作专班确保政策落地。在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医药和医疗器械三大重点产业领域设立专门办公
室，其他“20+8”产业也形成准实体化运作的工作专班，打破既有条块分割，将分散在各部门的产业职能有机整
合，全链条贯通从政策制定到推动落实，覆盖服务企业各环节，形成工作合力与闭环管理。

（二）企业主导科技突破
产业是否强大，由企业数量和企业素质决定，由企业的生产能力、服务能力、创新能力决定。在深圳，科技

与产业的融合具有天然基础。长期以来，深圳缺乏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大院大所”，创新活动往往只能围绕产
业需求展开，因而更需发挥企业作为高效市场主体的敏锐嗅觉；同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广大企业特别是民
营企业为求生存发展，必须持续投入研发创新、提升经营效率。基于此，坚持把企业作为链接二者的关键节点，
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优势，推动其由市场主体升级为国家核心战略的重要参与者，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全市科
技创新呈现“6个90%”特点——90%以上的创新型企业是本土企业、90%以上的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
的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的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企业、90%以上的重大
科技项目发明专利来源于企业。

1.坚持将可用资源充分配置于企业。深圳市政府主要采取“五个给”，即给政策、给资金、给平台、给项目、
给场景，持续吸引“用脚投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推动企业成为人才集聚、科技研发和创新的核心载体。在给
政策方面，支持龙头企业牵头开展重大科技攻关、支持企业加强和主导横向产学研合作、支持企业常态化参与科
技创新决策、实施研发费用后补助。在给资金方面，加大财政资金对企业研发的支持力度，例如，2024年全市科
技财政经费约433亿元，其中超75%投向企业；2024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3798亿元，创历史新高。在给平台方面，
支持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建设各级各类创新平台载体4000余家，其中超过3000家建在企业。例如，支持腾讯建
设福田实验室，开展具身智能领域前沿基础研究。在给项目方面，技术攻关的科研选题有80%以上由企业提出，
技术攻关项目有95%以上由企业牵头承担。在给场景方面，将整个城市作为新技术、新产品的试验场，公共和国
有领域场景应开尽开，例如在人工智能领域累计发布近200个“城市+AI”应用场景。

2.梯度培育壮大科技企业。培育企业离不开必要的创新土壤，只有在热带雨林式的创新创业生态中，才能形
成“大企业顶天立地、创新企业开天辟地、中小企业铺天盖地”的发展格局。例如面向民营及中小企业大力实施
企业家培育工程，推出“星耀鹏城”计划，以企业成长链条为主线，打造梯度培育课程体系，并联动清华政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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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协同创新平台与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构建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等高成长性企业发现和培育壮大机
制，不断完善初创企业、中小企业乃至世界一流企业的梯度培育体系，促进企业家快速成长、优秀企业家脱颖而
出，实现“小升规、规做精、优上市、市做强”。

3.支持企业长期主义研发。持续加大财政资金对企业研发的支持力度，将60%以上财政科技研发资金投向企
业，并引导企业建立研发准备金制度，通过综合运用研发后补助、税收优惠、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政策来激励企
业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提升有研发的企业比例、企业研发投入比例。例如华为、腾讯、比亚迪、迈瑞、大疆等5家
企业，拥有30万科研人才、3000亿研发投入；晶泰科技、众擎机器人、云天励飞、乐聚机器人、影石创新、拓竹
科技等一大批新锐企业，科研类员工占比均超过50%。

4.支持企业牵头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支持企业发挥主体作用，成为科技创新“出题人”“答题人”和“阅
卷人”，政府在其中做好配套服务和保障。例如，采取“国家战略+技术攻关+市场机制”模式，建立省市联动工
作机制，支持链主企业会同攻关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生态伙伴、行业用户等产业链各环节，采用大军团体系
化打法，集中力量攻坚克难，不到3年即基本实现EDA工具先进制程国产化。同时，组建深圳市红土善利基金，
主要投资EDA等工具链软件企业。支持链主企业牵头组建产业联盟，吸引集聚一大批龙头EDA企业、产业链上下
游企业，打造从工具到设计、制造到封测的完整生态。例如，采取“国家战略+国企优势+市场机制”模式，新凯
来公司自2022年成立以来，由深圳市重大产业投资集团100%控股，全力保障技术研发及战略发展资金需求，既
发挥国有资本优势，又发挥市场主体灵活机制，有机整合企业技术能力与国有资本战略资源，仅用3年时间便攻
克13类半导体设备领域关键产品。2025年3月27日，在上海国际半导体展上，新凯来展出7大类30款产品，覆盖外
延沉积、原子层沉积、刻蚀、薄膜沉积及量检测等芯片制造全流程，部分关键指标接近国际一流水平，在行业内
引起轰动。再如，实施重点领域研发计划并优化重大科技创新组织机制。深圳已率先在低空经济、生物医药等领
域实施“项目经理人制”“业主制”，以“揭榜挂帅制”实施一批科技重大专项。将在更多领域赋予承担单位或
者个人更大的项目甄选、团队组建、技术路线选择、经费支配等权限，并实行科研经费使用“负面清单”，扩大
“包干制”实施范围，使科研经费在依法依规前提下发挥最大效益（周锦来等，2024；邓启文等，2026）。

5.助力企业科技成果转化落地。深圳坚持把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作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
途径，为企业着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堵点断点，切实提升成果转化效能，加快形成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新业态。
例如布局产业科技公共服务平台。高水平建设深交所科技成果与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国际科技信息中心、科研仪
器共享平台，打造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全链条服务体系，其中深交所科技成果与知识产权交易中心累计服务各类科
技成果、知识产权和科技企业项目8600余项；主动推进重大创新平台载体建设，印发《国际先进技术应用推进中
心（深圳）建设方案（2025—2027年）》，聚焦人工智能、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打造“技术先进、
平台开放、服务专业”的成果转化枢纽。还支持搭建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应用验证等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
出台《深圳市概念验证中心和中小试基地管理办法》。例如构建以高级职业技术经理人为核心的“深圳科创青藤
成果转化服务体系”。以高级职业技术经理人培育认定为枢纽，构建“新质人才库、种子项目库、资本对接库”
三大核心支撑底座与三位一体培育机制，着力打造覆盖全市的有组织成果转化生态体系。以科技计划项目为基础，
联合国内顶尖高校与科研机构、港澳高校与海外机构，建设种子基金项目库，目前种子项目库累计入库发布项目
1095个，汇集资本库102家，高级技术经理人超300位。还印发实施《深圳市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项目资助管理办
法》，对于高校科研院所技术转移、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技术转移特色基地培育、技术合同等给予资助，目
前全市已培育转移入库备案机构129家，支持一批新质科技成果的发现、培育与转化落地。例如开展新技术新产
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目前深圳在AI芯片、智能机器人、AI+场景等领域涌现出一批具有领先技术、畅
销产品、高市场占有率的典型企业（众擎机器人、晶泰科技、影石创新、云鲸智能），成为推动全市人工智能全
域全时全场景应用的重要力量。目前已推出四批次近200项“城市+AI”应用场景，为这些企业提供广阔的应用空
间。例如全市正在持续搭建无人机即时配送网络，已有27个公园、商圈开通美团无人机外卖服务，市民下单后最
快15分钟即可收到外卖。同时，正在推动设立百亿级人工智能和具身机器人产业基金，重点投资于算法模型、AI+
行业应用、机器人关键零部件及具身机器人本体等领域（时省等，2025）。

（三）创新反哺教育升级
深圳始终以市场为导向，以产业链、创新链带动教育链不断优化，一批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将对本地高等教

育和科研机构提供新市场反馈、提出更高要求，带动高校、科研机构及时响应并实现“量质齐升”。
1.首创虚拟大学园。在20世纪90年代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迫切需求与全市科教力量薄弱的矛盾下，深圳审时

度势，在南山区粤海街道深圳高新区的核心地段，以“拿来主义”的思路布局建设虚拟大学园，开创性提出“一
园多校、市校共建”，吸聚全国乃至全球的高等教育力量来支撑高新技术产业建设，把境内外各类高校一流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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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平台整建制布局在深圳，支持在深圳开设教育、科研和产业机构，并将这些高校机构整合为统一的资源管理
服务平台，形成“小联合国”模式。成员院校深研院充当校本部和深圳市的“技术经纪人”，以弥补深圳高校数
量少、高端技术人才培养不足的短板，并以高端研发、技术转移来带动深圳产业向科技型转型发展。当前虚拟大
学园集聚74家成员院校，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31所985院校、16所211院所，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9
所香港院校，佐治亚理工学院等9所国外院校，以及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活动基地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
究生院，建立事业单位建制、独立法人资格的成员院校深圳研究院55家，成为世界上高校密度最大的区域，逐步
形成从学士到硕博的学历学位培养和从短期专项到为企业量身定制的订单式人才培养体系，成为特色鲜明、专业
突出的高端人才集聚地、研发机构集聚地和中小科技企业集散地。

2.建立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促进培养体系从“学科逻辑”向“产业逻辑”转变。以上海为例，其搭建“人
才培养需求动态监测平台”，每年汇总岗位需求及能力标准，实时跟踪技术发展趋势对人才的新要求。以“科技
发展、国家战略、城市发展需求”为牵引，瞄准“靶心”把学科链嵌入产业链，印发《关于调整优化高等教育学
科专业结构的实施方案》，定制急需学科专业引导发展清单，推动全市高校快速响应市委市政府产业战略布局—
—根据行业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变化趋势动态调整专业布局与招生结构，依据科学技术迭代和岗位能力素质要求
优化人才培养方案与课程教学内容（孙爱武，2025；余东升等，2025；朱俊，2025）。其中，全市实施学科专业
强链补链行动，围绕人工智能、集成电路、低空经济等重点产业领域，超常规布局一批新工科、新文科、新医科
以及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并持续健全完善新设学科专业审核机制，提升学科专业和产业发展匹配度：

例如在人工智能领域高起点、高标准建设深圳河套学院。该学院集聚全国头部高校、科研机构、科技企业力
量，由沈向洋、徐扬生、高文、姚期智、丘成桐、颜宁、罗智泉等高层次人才组成战略委员会，以超常规方式培
养一批人工智能领域能够与发达国家同台竞技的顶尖人才。学院聚焦国家重大需求、世界科学前沿等项目，通过
选拔营和全球编程竞赛双渠道，重点考察学生是否具备颠覆性思维、提出关键科学问题的能力，发掘偏才、怪才；
所遴选的学生将沉浸体验“重装合成旅”式科研组织体系，即以多学科深度交叉融合为驱动、以快速迭代的科研
机制为引擎，学生可自主组建“1+X”交叉学科导师团队、定产业导向课题，在团队协作下打造集理论突破、技
术创新、应用拓展于一体的新型科研范式，逐步培育出“原创范式创造型人才”“核心技术攻关集成型人才”“场
景生态赋能型人才”等三大类人才。例如支持校企布局建设特色产业学院，其中深圳大学和腾讯共建腾讯云人工
智能学院，入选全国首批现代产业学院，研发成果被教育部推广；南方科技大学与龙头企业合作共建半导体学院，
开展高端人才培养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项目入选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深职大与华为共建人工智能根技术产业
学院、比亚迪应用技术学院、大疆无人机学院等一批特色产业学院。又如鼓励高校开设一批规模小、内容精、周
期短、迭代快的“AI+微专业”。聚焦特定职业岗位或技术领域，结合高校学科优势及业界资源，有机融合多学
科知识，课程数量少而精、学分控制在10-15分以内，以“慕课+工作坊”等灵活形式，短时间内帮助学生掌握关
键技能。其中深圳大学与科通等领军企业共建微专业“智能感知与运动控制”，旨在为具身智能产业发展输送人
才，成为该校2025年完成的教育部首批入库“微专业”之一；深圳技术大学特设人工智能微专业，构建人工智能
基础理论与研发人才、“人工智能+X”复合应用人才并重的培养体系，通过项目驱动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和案例教学，为非计算机专业学生提供真实的AI应用场景和系统化AI教育；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开设
“人工智能+工业”微专业，围绕智能制造领域设计核心课程，包括工业机器人编程、智能生产线运维和AI视觉
检测等，不仅强化学生的理论基础，还通过校企合作的方式提供实际操作机会。例如该校与富士康共建实训基地，
企业工程师直接参与授课，学生能够接触行业前沿技术，并通过真实项目提升实践能力。

3.打造全新机制的新型研发机构。持续推动新型研发机构在科研管理、人才、经费等方面积极探索更加灵活
的新机制。实施顶尖科学家“全权负责制”，充分赋予其自主权，以科研“松绑”激发人才积极性和能动性，显
著提高创新效率与重大创新产品的产出概率。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院采用“四不像”体制，既不像高校，也不像
传统科研机构、事业单位与企业，不再囿于固有运作路径与机制，而是构建“科技、人才、产业”一体的微型协
同创新生态，累计培养学生超1.3万人，并构建“楼上楼下”“沿途下蛋”创新创业综合体，相关经验获得国家发
展改革委推广。深圳医学科学院（SMART）被赋予实体研究、经费自主、教育交流、创新孵化、政策咨询核心
职能，院内不定编制、不定级别、自主设岗，实行市场化薪酬、社会化用人，探索建立由政府投入、慈善捐赠、
转化收益、引导基金和社会资本注入等多元资金投入机制，陆续产出一批科研成果；同时，SMART坚持与深圳
湾实验室一体化融合发展，并在2024年以来与清华大学、西湖大学联合培养博士，招收美国科学院院士在内的国
际顶尖学者超100人，带动形成一个团队，实现从“一棵树”到“整片林”的拓展。

4.加快布局高校等基础科研力量。大量科学研究与产业并无直接关联，但产业的“0-1”必然源于科学，这正
是深圳当前需要着力推进之处，即形成更多知识创造。深圳早在十年前即敏锐察觉这一需求变化，在全国率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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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市级科技研发资金不低于30%投向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2024年是37.89%、达50.9亿元），主动强化基
础研究机构建设，在近十年加速布局基础科研平台、大科学装置，高标准建立研究型大学，不断夯实基础研究和
原始创新力量，让科技和产业“无缝衔接”。例如加快建设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二期以及合成生物、脑解析与脑模
拟、自由电子激光等重大设施，河套数学与交叉学科研究院、国际先进技术应用推进中心、北京大学智能学院、
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粤港澳大湾区）高端科学仪器分中心等一批平台落地。例如助推全市重要创新
主体开展前沿突破。以比亚迪为例，其发展从工艺层面逐步走向材料层面乃至科学层面，逐渐意识到要在电池材
料、智能驾驶等领域持续精进，离不开基础研究支撑，越来越需要在物理（电磁学原理）、材料科学（电磁材料）
等前沿领域取得突破。深圳主动批地180万平方米，支持比亚迪建设研发中心、生产基地；同时率先大规模应用
本土技术和产品，助推比亚迪“三电”技术（电池、电机、电控）的迭代成熟和商业化成功，为新能源汽车产业
的早期培育提供关键土壤（舒歌群，2022）。

（四）壮大产业创新人才队伍
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驱动本质是人才驱动。深圳始终把人才作为这座城市最宝贵的财富和最强大的生命力，

以“来了就是深圳人”的开放理念，紧盯产业需求市场需求企业需求，加快形成“人人皆可成才的培养机制、人
人尽展其才的使用机制”，让精心培育的人才愿意留下来，让顶尖创新者、思想者集聚在一起，形成创新溢出效
应，更好支撑深圳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脱颖而出、发挥示范作用（贾建锋等，2026）。

1.坚持“引凤筑巢”和“筑巢引凤”相结合，为世界级大师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深圳坚持紧盯产业需求、
市场需求与企业需求，突出外部招引，注重培养造就。一手抓“筑巢引凤”，发挥国家实验室、各级各类科研机
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承载作用，加速集聚、重点支持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来深干事创业。例如挂牌
成立诺奖实验室，圈层式吸聚一批科研团队，形成人才集聚的“诺奖得主效应”。一手抓“引凤筑巢”，以“一
事一议”方式引进颜宁、沈向洋、查尔斯·李波、丹扬等全球顶尖人才，为顶尖科学家量身定制IDEA、医科院、
MILES等新型研发机构，并通过这些机构又不断引进人才。其中，美国物理化学家查尔斯·李波因大科学装置的
吸引，携家人全职加入深圳光明，任深圳医学科学院研究员。例如，IDEA研究院通过引进沈向洋院士，吸聚国
际一流研究与工程团队400余人；SMART通过引进颜宁院士，毛坯场地短短半年就建成现代化实验室，目前已吸
引近90位优秀人才加盟，其中95%聘自海外。

2.围绕新一轮产业变革需求，打造适配的拔尖人才。根据重点产业紧缺目录来建立人才清单，对具有成长为
大师和战略科学家潜力的杰出科技创新人才，强化早期支持，给予长期稳定经费，其中市优秀科技创新人才培养
项目100%由青年人才担纲。聚焦产业前沿，实施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发现培养新机制。例如创办零一学院，突破传
统学段、地域、学科与文化壁垒，以重大创新挑战问题为牵引，构建“一流中学+一流大学+一流企业”联合培养
拔尖创新人才的机制，开展“进阶研究—精深学习”的高度个性化教育，形成政府主导，高校、科研院所、企业
多方参与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社会合力。例如深圳科创学院探索“教育－人才－科创－新质生产力”端到端
创新实践模式，在高校与产业之间的“死亡谷”架起桥梁。李泽湘教授（大疆创始人）创办的深圳科创学院正在
搭建与人才培养深度互动的平台，通过主动探索新工科教育路径，强调学科交叉融合、项目制培养具备实践能力、
创新能力、国际竞争力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形成从市场需求洞察、项目实践、实习实训到毕业设计的完整培养
链条。创新创业人员所需的各类服务均可在科创学院获得，包括柔性工厂、资金融资、市场推广、财务行政等，
创业人员只需专注于产品迭代；学生毕业后即可直接投身创业，无需再耗费数年时间在大企业积累经验，从而避
免错失创业黄金期。目前学院吸引全球科技创业者超550人，培育孵化硬科技项目近70个，整体估值近10亿元且
持续增长（李木洲、孙艺源，2024；李曼丽等，2022）。

3.构建支持人才创新创业的服务体系，为有志之士营造安心发展环境。近年来，深圳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
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系统性构建安居无忧、事业无忧、生活无忧、往来无忧、申办无忧等“五个无忧”人
才发展环境，为人才提供创新创业的全要素保障。针对人才较为关注的落户、住房与创业问题，出台专门政策：
在人才引进方面，推出面向全球的高层次人才举荐制、直认制、境外人才来深工作办法等政策措施，在深圳工作
可直接认定为本市高层次人才，给予相应政策保障。出台境外人才为深工作认定办法，在我市各类用人单位海外
分支机构工作的人才，不限地域、国籍，均可纳入支持保障范围。同时上线“鹏城优才一站式服务平台”，推出
“人才引进入户一件事高效办”，在全国范围内首次实现人才引进入户全流程网上办理，人才最快24分钟即可完
成落户。例如住房方面，连续12年为来深求职的高校应届毕业生提供免费住宿，并将免费住宿天数由7天延长至
15天；聚焦青年创业现实困难，梳理面向全市青年人才可配租房源及创新型产业用房，建立完善“一张床、一间
房、一套房”的无忧安居体系，“一张办公桌、一间办公室、一层办公楼”的乐业办公体系等一系列措施。例如
创业方面，实施鲲鹏青年创新创业合作计划，重点面向青年才俊，与国内外创新创业大赛组织单位、知名高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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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投机构签约，联合推荐具有投资前景的创业项目入库，面向全国乃至全球发出“闯深圳、创青春”的号召，为
在校大学生创业实践和青年创业者提供用房、资金等全要素支持。

（五）打造最好最优创新创业生态
创新难以被定义和规划，也无法为其预设充分条件。政府难以“押宝”某一特定企业，但可以为其提供必要

的条件与土壤；当政策、人才、资金、资源等要素充分汇聚，创新才有可能在此生长。深圳无法确定哪家企业会
成为“下一个华为”、哪位创业青年会成为“下一个汪滔”，但可以通过打造热带雨林式创新生态、营造最优人
才发展环境，为各类创新主体的孕育提供保障。

1.强化科技金融支持。成立千亿级的产业引导基金、百亿级的天使母基金和20亿元的科技创新种子基金，私
募股权创投基金管理规模超1.5万亿元，涵盖种子、天使、VC、PE、并购全链条。引导银行业加强科技贷款健全
融资风险分担和补偿体系，设立50亿元风险补偿资金池，为1.2万家科技型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担保，对科技贷款
损失最高补偿50%，鼓励保险业创新智能驾驶、无人机等科技保险产品，支持科创企业赴海内外上市融资。2024
年还专门针对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突出问题，创新推出无抵押信贷产品“园区贷”，即由园区归集共享
企业经营信息，帮助银行对企业精准画像，有效破解银企信息不对称问题，并通过担保机构增信，建立多元化风
险分担机制，大幅提升中小微企业融资可得性和便利性。我市这一做法获得李强总理批示肯定。

2.推动标准制定和立法。支持创新主体牵头或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我市先后落地世界无线局域网应用发展联
盟、国际星闪无线短距通信联盟等多家我国自主发起的国际性产业与标准组织，累计产出标准169项（含国际标
准19项），全市超过500位专家在各类国际标准化组织中担任职务。支持比亚迪、大疆等企业主导技术标准制定，
掌握全球产业话语权。用好特区立法权，持续加大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力度，颁布实施全国首部覆盖科技创
新全生态链的经济特区法规《深圳经济特区科技创新条例》，在智能网联汽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细胞和基
因等产业领域率先出台行业立法，实行沙盒管理，为服务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完善全链条全领域管
理服务提供法律依据和制度标准。

3.持续优化政府服务，改善营商环境，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和对照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标准“三
化一对照”的思路，迭代推出营商环境改革政策，坚持“心诚+行程”“政策+工作”做好企业服务，大力实施“我
帮企业找市场、找资金”等行动，依托“i深圳”平台实现由“企业找政策”到“政策找企业”，创新构建民意速
办、企事速办系统，全面提升个人工作生活的品质化便利化水平、提高企业投资贸易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着力
营造有利于产业和经营主体发展的最优环境与最佳氛围。深入推进国家知识产权强市建设。加快推进知识产权公
共服务标准化城市建设、数据知识产权、知识产权纠纷快速处理等国家级试点工作，目前“打造知识产权证券化
特色品牌”“创新海外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机制”等8条深圳综合改革试点创新举措获国家发展改革委向全国推广。
例如在知识产权证券化上，以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债权及附属担保权益为基础资产，依托深圳证券交易所科技成果
与知识产权交易中心，打通信息展示、匹配推送、合同存证、资金交收等关键环节，汇聚优质买方及卖方资源，
将知识产权的“潜在价值”转化为“现实财富”，已发布国内首单“园区专项”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深圳市知
识产权12号—高新投资支持专项计划（园区中小微企业支持）”，项目规模4600万元。例如加快开发数据知识产
权，发布全国首个覆盖数据价值化全过程，贯穿数据知识产权产生、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全流程的数据知识
产权标准体系，上线全国首个数据知识产权登记服务平台，并发放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书（例如全国首批AI数字
人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书）。例如知识产权保护上，面向海外高标准建设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深圳分中心，
持续完善风险预警防控－案件监测响应－纠纷应对指导－意识能力提升－资源整合共享“五位一体”的海外知识
产权一体化服务平台。

4.深入推进面向国内外的主动开放创新。当前我国科技创新逐步从“跟跑”“并跑”转向“领跑”，深圳充
分发挥好改革开放的窗口作用，强化我国科技创新的全球影响力和话语权。目前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迈上4万亿
元台阶、创历史新高，出口实现“33连冠”；深圳机场和深圳港客流与货运持续繁忙，2024年出入境达2.4亿人
次；我市牵头发起成立世界创新城市合作组织，已有超10家国际组织落户深圳，国际红树林中心在深圳正式揭牌，
使深圳成为全国拥有国际政府间合作组织的第3个城市；河套、前海等重大平台加快发展，前海蛇口自贸区片区
连续4年全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指数第一名。坚持“引进来”。积极拓展国际科技交流和合作网络，例如
拓展与沙特的合作领域与互补的产业层次，深圳沙特创新中心挂牌成立，苹果、英特尔、亚马逊、西门子等8个
世界500强企业在深设立研发中心；例如全面推进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印发《河套深圳园区财政资金支持国际化
科研项目适用港澳及国际规则》，推动在深圳园区试点科研项目全过程管理对接港澳及国际规则，进一步支持河
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打造科研要素自由流动的“科技特区”，目前首个深港“联合政策包”发布，河套深圳园
区实质推进和落地高端科研项目超200个。例如自2024年起首次以GOCO（政府所有但承包人使用）方式举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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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会，推动办会回归“市场化”本质；已闭幕的第27届高交会累计发布4300余项新技术成果，成交金额突破1200
亿元。支持“走出去”。例如支持华为、中兴、比亚迪等龙头企业加强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科技合作，
引导深圳企业在海外设立100多个研发中心；例如支持企业牵头国际大科学计划，支持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牵头
发起“人类时空组学”大科学计划，吸引30余个国家近300个国际知名专家团队参与；例如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和
深圳都市圈建设重大机遇，以协同整合思维加快组建深圳—东莞“We-Science”创新联盟；例如构建完善区域合
作机制，落实“四方合作”机制，举办深创赛新疆赛，与新疆科技厅签订合作协议，推动在“算能”融合建设、
卫星互联网布局、光伏发电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王佳希、杨翘楚，2026）。

5.积极营造全社会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和氛围。45年来，深圳早已形成以“十大观念”为代表的城市
精神，包括但不限于“鼓励创新、宽容失败”“深圳与世界没有距离”“来了就是深圳人”“实现市民文化权利”
等彰显包容开放的内容。在教育科技人才领域，深圳同样树立开放包容的理念，摒弃门户之见，打破身份、背景
等隐性壁垒，让每一位来深人士都能感受到城市的诚意与温度，都能拥有施展才华、人尽其才的平台，以及实现
梦想、彰显价值的广阔空间。例如，深圳在全国率先以立法形式设立“企业家日”“人才日”（均为11月1日），
以整座城市的名义向企业家与人才致敬，并在南山区后海片区设立77万平方米的人才公园（系全国首个以人才为
主题的滨海公园）；例如依托腾讯等龙头企业设立新基石科学基金会，目前该基金会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民间科学
基金会之一，是独立运营的公益性科学基金会，持续健全“科学探索奖”“新基石研究员项目”等社会科技奖励，
10年内出资100亿元人民币，支持超400位杰出科学家潜心研究、久久为功，成为我市支持创新主体勇攀科学高峰、
抢占前沿高地的重要举措。例如持续打造创新创业大赛品牌，自2009年以来，深创赛已连续举办18届，成为全市
规模最大、级别最高、影响力最广的科技创新赛事，鼓励青年人才勇于创新创业。例如强化对科研人员创造性思
路设计、概念验证等探索性环节的支持力度，对于研发失败情形在制度层面予以包容并免责。2025年7月，印发
《深圳市科技创新领域宽容失败履职尽责认定工作指引（试行）》，明确5项勤勉尽责条件，9项免责情形。

四、有关建议
45年来，深圳从没有一所高校，到高标准建成18所高等教育机构；从仅有两名技术人员到拥有超700万各类

人才；从早期只能依靠“三来一补”到逐步成为全球第一大创新集群。过去特区的“特”更多体现在经济上，通
过税收优惠、土地政策、外资准入等特殊授权，率先承接全球产业转移，实现经济爆发式的增长。这种“特”是
外生性的、输入型的。如今，改革开放已经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普遍常态，原特区的政策优势也逐渐普惠化。本文
认为，新时代的特区之“特”，必须从表层的经济政策转向深层的、内生性的动力引擎构建，核心就是要打造“教
育科技人才特区”。

结合深圳实践，提出以下建议：
（一）从“分段推进”转向“系统集成”。坚持系统思维，对教育、科技、人才三者进行通盘考虑、体系化

部署——尤其是从 0 到 1 的原始创新，尤需各界形成共识，其核心在于打通全链条各环节。目前香港特区政府就
设立“教育、科技和人才委员会”，集合多个相关政策局，策略性地协调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对
于深圳，将以系统观念、全局思维，全链条谋划推进支持全面创新的教育综合改革、科技体制改革与人才发展制
度改革，特别是在原始创新领域，推动资源的高效配置与要素流动的顺畅衔接，提升创新整体效能。

（二）从“多元培育”到“协同合成”。创新可分为三个层级：最内核为产业竞争初期的基础原理性研究，
中间为成果转化层，最外圈为由创投机构、创业公司和大型企业构成的环境生态系统。以生物体作比，大学犹如
创新的DNA，转化机构犹如创新的RNA（核糖核酸），产业公司经由RNA（核糖核酸）转化出的创新成果则成
为具有功能的蛋白质分子，三者共同促成整个机体有益的新陈代谢与循环。本文认为，可推动高校师生与产业界
的科学家、工程师及研发人员共同开展研发，在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等多元环境中学习锻炼。切身体会不同阶
段的创新特征、感悟多元思维方式，培育适应全产业链条创新活动的复合型人才（杨振斌，2026）。

（三）“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并重。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其
中“人”是城市发展的核心资产。传统的“投资于物”（基建、房地产、重资产）模式边际效益递减，亟须向“投
资于人”（研发、教育、技能、科普、健康）转型，同时采取多维度策略激发消费活力，构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深圳将坚持“投资于人”，一方面，以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作为提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的关键抓
手，把中小学、高等教育和用人单位贯穿起来，健全发现和识别具有颠覆性创新潜力人才、非共识人才机制，创
造成长通道，实现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的“自给自足”。另一方面，可考虑将当前人才“全民马拉松”模式转
变为“奥林匹克竞赛”模式，对人才进行分系列、分赛道管理，使其在各自赛道上实现更好发展。

声明：本研究是笔者在深圳市科技创新局工作期间形成的研究成果，文章观点充分吸取时任市科技创新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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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领导等宝贵指导建议，在此一并声明感谢，并表示文责由作者完全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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